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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一群男孩正在

深深的水潭里戏水。突然，嫦
娥她们放养的猪向水潭方向
奔过去。

猪是跑过去喝水，嫦娥
她们担心猪会跑丢了，连忙
大声吆喝。女丑和女寅招呼
正在戏水的吴能和吴用，让

他们帮着把猪赶回来。吴能
和吴用很乐意这么做。他们
让猪喝足了水，然后一人捡

了一根树枝，吆喝着把猪赶
了回来。他们自然是赤身裸
体，女丑和女寅姐妹见惯了，
也没什么反应，嫦娥却是第
一次这样与他们公然面对，
不禁有些不好意思。

嫦娥有几分慌乱地将头

转向了另一边，这个动作有些
夸张，她本能地感到全身的血
液，一下子都集中到了自己的
脸上来。吴用看了一眼嫦娥，
转过身来，对自己的两个妹妹
说：“赶快回家吧，看那边天
色，很快会有一场大雨。”

“瞎说八道，”女丑往吴
用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根本
不相信他的话，“好端端的天
气，凭什么说会下雨？”
“不但下雨，还会是一场

大雨！”

女丑说：“才不会听你的
话呢，想哄我们回家，我告诉
你，门都没有。”

女寅也说：“对，我们才
不回家呢。”

吴用说：“好吧好吧，不
听我的话，到时候吃了苦头，

就来不及了。”
哥俩说完，走开了。这时

候，天边开始堆积起大片大
片的乌云。

大雨说来就来了，果然
是一场大暴雨。雨越下越大，
天好像被捅了一个大窟窿，

哗啦啦下个不停。很快，山上
洪水开始下来了，它们沿着
一条窄窄的山涧奔腾而下，
直扑过来。戏水的男孩们早
在大雨来临之前，就已经无
影无踪。现在，女丑开始后悔
没有听哥哥吴用的话，她预

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她们脚下的那块空地，正

在用很快的速度缩小。那些猪
也开始不安分地捣起乱来。随
着水位越涨越高，猪竟然与人
竞争起了生存空间，它们蛮不
讲理地拱来拱去，不止一次要

将自己主人拱到水里去。
“该死的畜生！”女丑挥

舞手中的树枝，拼命抽打着，

打得那些猪四处乱窜。脚下
的陆地越来越少，她们已被
浩浩荡荡的洪水包围了。人
和猪的对抗越来越激烈，结
果最先被挤下水的是女寅，
她是被那头最大的公猪拱下
水的。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甚
至没有来得及喊出一声，女
寅便消失在茫茫的洪水之
中。紧接着落水的是嫦娥，公
猪将女寅拱下了水，稍稍犹

豫片刻，又毅然向嫦娥和女

丑发起攻击。女丑把嫦娥推
到了前面，嫦娥此时无处可

躲，只能就势扑在身边的一
头母猪身上，她紧紧地抱住
了它，死死抓住它的耳朵。

暴怒的公猪将嫦娥与母
猪一起拱到了水里。

嫦娥和那头怀孕的母
猪，在洪水中搏斗了好长时

间。她最终被冲到了一片浅
滩上，一棵已经倾斜的大树
挡住了去路。

接下来，在滔滔洪水中，
嫦娥整整漂浮了三天三夜。
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一
直处在一种昏死的状态中，

渐渐地，她苏醒了过来，吃惊
地发现自己怀里抱着一个葫
芦，正是这个椭圆的葫芦救
了她的命。要不是抱着它，嫦
娥早就淹死。

幸好怀中抱着那个葫芦。
这葫芦不仅是个漂浮物，让嫦

娥不至于沉到水下去，而且还
可以保持着一个不变的温度。
在炎热的白天，它起着降温作
用，在冷酷的黑夜，它又像一
个热乎乎的小暖炉。三天后，
洪水完全退去了，谁也不敢相
信，嫦娥竟然能够在这场灾难

中幸存下来。最后，嫦娥抱着
那个救了自己性命的葫芦，重
新回到吴刚家。有戎国的人再
次看到她时，都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他们认定她一定
是刚从阴曹地府里爬出来。

他们一致认定，这个不起
眼的小女人，很可能是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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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是纵横在商界和政

界的名人，有着数不完的金
钱和荣耀，然而童年的经历
以及特有的内敛性格促成了
他埋藏在骨子深处的自卑。

要想深入地了解这位传
奇富翁，探寻他的过去，就

得来到俄罗斯的科米地区，
在距离伦敦数千公里之外，
北极圈边缘的荒地中，有两
个孤独且简陋的坟墓，墓碑
已显得陈旧斑驳，这里就是
阿布双亲的安眠地，覆盖着
厚厚的冰层，一年到头人迹

罕至。还是很难把眼前所见
和今天的富豪联系起来。

这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
象啊，在这两个花岗岩的墓
碑里头却埋藏着阿布的不
为人知的悲惨童年。

1966年 10月 24日阿
布出生在莫斯科东南 800

公里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
夫一个有着犹太 -乌克兰
混合血统的家庭。阿布的父
母离世太早，以至于他还不
能留下深刻的记忆。

阿布的母亲伊丽娜和父
亲阿卡迪是在俄罗斯南部

的伏尔加河畔认识的。阿卡
迪是一位从科米来的英俊
的犹太人，有一副轻柔、迷
人的好嗓子。他在市立的建
筑学院里学习。伊丽娜则是
一个健康强壮的乌克兰美
少女。因为彼此倾慕和赏

识，他们迅速相爱并结婚
了。然而，这对年轻的小夫

妻婚后却过着拮据的生活，
阿卡迪不得不在寒冷的秋
季到一个集体农场采摘西
红柿以养家糊口。不久，由
于度日艰难，阿卡迪就带着
新婚妻子回到了家乡———
俄罗斯最贫穷的科米地区。

在家乡，阿卡迪在建筑部门
获得了一个职位。尽管如
此，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还
是非常艰难。刚开始，他们
不得不回到阿卡迪的母亲
塔特亚娜身边，一起挤在一
套狭窄的公寓里。过了一些

时候，夫妻俩才搬到了阿卡
迪的公司分配的两间小房
间里。这是那个时代最普通
不过的苏联小家庭。

阿布的身世，颇有传奇
色彩。阿布的降生给伊丽娜
和阿卡迪的生活增添了无

穷的欢乐。他们贫穷、卑微，
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然
而，残酷的命运连亲手抚养

孩子长大的权利都没给他
们。在阿布降生不到一年，
伊丽娜再次怀孕了，贫穷的
现状使这对夫妇决定去堕
胎，因为他们无法承担起抚
养另外一个孩子的费用。为
了节省费用，伊丽娜选择了
一家地下诊所做手术，这个
错误的选择使她得了破伤
风。去世的时候，她年仅28
岁。那时阿布还差一天就要

满1周岁。

但灾难并没有结束，伊
丽娜去世还不到一年半，阿

卡迪在巡查某处工地时，发
现了一座起重机的吊臂出
了点问题。于是他决定亲自
爬上起重机修理。但是事故
偏偏在这时发生了，起重臂
突然脱落，连同阿卡迪一起
重重地摔在地上，他的腿被

严重砸伤了。阿卡迪被送到
医院接受治疗，并且被截
肢。不过他的伤势实在太
重，而且当时的医疗条件也
不够先进，阿卡迪在医院孤
零零躺了 10天后，死于伤
口感染，年仅32岁。这时的

罗曼·阿布不过 2岁半，他
甚至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
就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

伊丽娜的好友嘉宁娜
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他的双亲都死得那么早，都
无法看见他们儿子在今天

取得了怎样的惊人成就。”
寡居的嘉宁娜，现在每月依
靠50英镑退休金生活，她希

望罗曼有朝一日会回到这里
探望父母的安息地。阿布的
舅舅为他的父母建造了花岗
岩的墓穴，但阿布至今没有
出现在父母的墓碑前。嘉宁
娜每次来到老朋友的墓前都
会轻轻地放下鲜花，并用耳

语般的声音说道：
“不要担心，亲爱的朋

友，罗曼一切都很好。”
“你们知道吗，他现在

非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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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愤怒这种

特殊情绪的真实表现。
愤怒情绪的客观体现主

要是：脸部皮肤变红，眼睑增
宽，嘴唇和下巴收缩变紧，拳
头握紧，胳膊震颤，甚至声音
震颤。当你看到有以上症状
的人时，立刻就会意识到他

正处于愤怒的情绪中。
但是这种情绪的内在体

现，换句话说，就是发生在体
内的变化，则更深刻而独特。
例如，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
血液就会比往常凝结得更快。
人们处于愤怒的情绪中时，很
容易倾向于战斗，一有斗争就
会有受伤、流血的现象发生，

这时血液的迅速凝固对人的
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另一个相似的生物学方
面的价值体现是，在你愤怒
的那一瞬间，循环系统中的
血细胞数量会增加。此外，当
一个人愤怒时，血液会自动

远离消化道。
人们在愤怒时的心跳速

度会明显加快，直到愤怒情
绪过去以后，心跳才会恢复
正常。除此之外，人体的血压
也会陡然升高。这种内在体
现经常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你可能会听说，正处在一股
怒气中的某个人经常会突然
遭受致命的打击，那是因为
他的血压迅速升高，使大脑

血管爆裂而导致的。
当然，愤怒情绪给人带来

的压力也会使心血管系统发
生变化，产生心绞痛，甚至会
诱发致命的心脏病。这种现象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

约翰·亨特是英国最杰
出的生理学家之一，他是个
脾气急躁的人，更糟糕的是

他还有严重的心绞痛。亨特
经常说，只有那些真正想让
他发疯的无赖才会杀了他。
有几次，他的妻子都差点将
他送进天堂，当然这只是个
意外现象，亨特的妻子并没
有真正想去谋害他。然而，在

一个医学会议上，终于有个
无赖激怒了他，使他死于冠
状动脉栓塞。

从这点你能轻易地看
出，在一个男人生气发怒时，
他表现出的情绪怎么诱发生
理疾病。

幸运的是，没有多少人
会持续不断地生气、发怒，当
然人们偶尔也会有愤怒的时
候，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我
们会发现，很多人会有某种
持续不断的不愉快的情绪。

这里有两个特例，是关于

单一情绪能产生单一症状的。
你过去可能曾经见到过

或者是听说过这样一个事
实，有人一见血就会晕倒。其
实，真正的原因是，一见到血，
他就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情绪，
恐惧情绪的部分表现就会引

起大脑血管供血的变化，这种
变化使他产生了晕厥。

还有一些人，一见到血
就会呕吐，并不是因为他们
得了胃病，而是因为见到血
使他们产生了厌恶反感的情
绪。这种情绪会引起胃部强
烈收缩，从而导致呕吐。

有时候，严重的情绪诱

发病会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
绪而发生。

某天上午大约 9点钟，
我们诊所来了一位非常虚弱
的病人。他感到四肢无力，头
晕目眩，几乎无法行走，还在
不停地呕吐。他的心跳远远

超出了正常人的心跳，已经
达到了每分钟180次。不但
如此，他的肠功能紊乱，小便
也失禁了。在他住进医院的3
个多月里，这种状况还曾让
他几次走近生命的边缘。

发病以前，他还一直是

个非常健康的人。直到有一
天，大约在早上8点钟的时
候，他来到妻子的卧室里，发
现他妻子已经杀死了他们唯
一的女儿，正准备自杀。就在
他看到这一幕的那刻起，他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非常虚弱

的样子。
我们不要忘了：任何一个

人如果处于那个男人当时的
境况，在受到如此大的刺激
后，也会同他一样患上这种
病。由此可以看到，没有人能
对情绪诱发病产生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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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唐山

市丰南县。
万小登对这个晚上的记

忆有些部分是极为清晰的，而
对另外一些部分却又是极为
模糊的。很多年后，她还在怀
疑，她对那天晚上的回忆，是
不是因为看过了太多的纪实
文献之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她
甚至觉得，她生命中也许根本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那夜很热。其实世上的

夏夜大体都是热的，只是那
个夏夜热得有些离谱。

万家原来是有一台电风

扇的，那是万师傅用了厂里的
旧材料自己装搭的。可是这台
电风扇已经在昼夜不停的运
转中烧坏了机芯，所以万家那
晚和所有没有电风扇的邻里
们一样，只能苦苦地干熬。

母亲李元妮这晚一个人

睡一张床。父亲出车了，两个
孩子和小舅挤在另一张床
上。母亲和舅舅不停地翻着
身，蒲扇噼噼啪啪地拍打在
身上，声若爆竹。
“老七呀，上海那地方，吃

的跟咱们这地方不一样吧？”
母亲问对过床上的小舅。
“什么都是小小的一碗，

看着都不敢下筷子，怕一口
给吃没了。倒是做得精细，酸
甜味。”

母亲羡慕地叹了一口

气，说难怪南方那些女子细
皮嫩肉的，人家是什么吃法，

咱是什么吃法。听说南边天
气也好，冬天夏天都没咱这
儿难熬吧？
“人家是海洋性气候，四

季分明。冬天比咱们这儿暖
和多了，夏天白日也热，到了
晚上就凉快了，好睡觉呢。”

黑暗中母亲的床上有了

响动，小登知道是母亲在脱衣
服。母亲从来不敞怀睡觉的，可
是这几天母亲实在熬不住了，
“你说小七啊，今年是不是热
得有些邪乎？你看看小登小达
身上的痱子，都抓得化了脓，他
爸回来见了那个心疼啊。”

小舅就嘿嘿地笑，说我
姐夫平日见了谁都是个黑
脸，可见了这两个小祖宗，一

点脾气也没有。
母亲也笑，你还没见过他

爷爷奶奶的样子呢。你姐夫家
三个儿子，才有小达这么一个
孙子，他爷爷奶奶恨不得把小
达放在手掌心上当菩萨供起
来呢，小舅摸了摸小达的腿，

瘦瘦的，却很是结实。没动静，
大约是睡着了。“这孩子身子
骨倒是长好了呢，性情也好，
是个招人疼的样子。不过我看
姐夫，倒是更宠小登。”
“闺女长大了是爹娘的

贴身棉袄，不过小登这孩子

的脾气，唉。”母亲长长地打
了个哈欠，说，“七，你睡吧，
这两个冤家缠你讲了一夜的

话，也倦了。”
舅舅嗯了一声，蒲扇声就

渐渐地迟缓低落了下去，间隙
里响起了些细细碎碎的鼻鼾。

小登的眼皮也黏耷了起
来，她听见母亲摸摸索索地
下了床，黑暗中不知撞着了
什么物什，哎哟了一声。小登
知道母亲是要摸到院里去小

解的。小登依稀听见母亲在
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老天爷，这天咋就亮得这么

……”突然间，惊天动地的一
阵巨响，把母亲的半截话刀
一样地生生切断了，小登的
记忆也是在这里被生生切
断，成为一片空白。

等她重新记事的时候，
她只感觉到了黑暗。她听见
头顶有些纷至沓来的脚步
声，她也隐隐听见了母亲含
混沉闷的呻吟声，如一根即
将断裂的胡琴弦。她想转身，

却发现全身只有右手的三个
指头还能动弹。她将那手指
前后左右地拨拉着，就拨着
了一件软绵绵的东西———是
一只手，却不是母亲的手，母
亲的手比这个大很多。小，小
达。她想叫，她的声音歪歪扭

扭地在喉咙里爬了一阵子，最
后还是断在了舌尖上，一阵哗
啦的瓦砾声之后，母亲的声音
突然清晰了起来，“七，七，找
件衣服，羞死人了。”
“救人要紧，还管这

个。”这是小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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